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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在基层科学精神在基层
实习记者 于紫月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段 芳

雷光春雷光春：：守护守护““地球之肾地球之肾””
实习记者 代小佩

“让基于自主可控超

算系统的软件与应用登上

国际巅峰，做强国产软件，

尤其是关键领域的重要软

件。这是我们超算人的追

求与梦想。”30 岁的国家

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以下

简称超算中心）主任助理、

研发部部长甘霖对科技日

报记者说。

在老一代超算人的眼

里，甘霖不但外表帅气，更是个有理想、有担当、有作为的年轻人。日前

在美国达拉斯举办的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甘霖获得高性能专委会杰

出新人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学者。

从不感兴趣到痴心不改

甘霖可以说是个“幸运儿”。工作短短几年，继获得世界超级计算

机最高奖戈登·贝尔奖后，最近又登上全球超级计算大会领奖台。

然而，起初甘霖对超算却并不感冒。

甘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自己本科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专业是信

息与通信工程，4 年的本科学习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大

一大二时，我对超算没有什么概念，也不感兴趣。直到大三下半学期，

我考虑未来的科研方向，那时才开始关注超算，自己也很幸运地拿到了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直接攻读博士的录取通知。”甘霖说。

来到清华大学，甘霖遇到了计算机系教授杨广文和地学系教授付

昊桓，并成为两位老师的门生。在导师的引导下，甘霖逐步了解了超

算，对超算产生了兴趣，进而发展到痴迷的程度。

在导师的推荐下，博士期间甘霖先后赴斯坦福大学、帝国理工学院

等海外高校进行访问交流。2015 年底，甘霖加入神威·太湖之光超级

计算机应用研发团队。

2016 年初，即将博士毕业的甘霖，已拿到几家企业和研究单位的

邀请函，工作环境和薪水都很诱人。

彼时，神威·太湖之光的应用研发工作也走到了关键节点。

是去企业，还是继续从事超算的研究工作？甘霖选择了后者。很

快，在两位导师的带领下，甘霖与团队其他成员一起来到当时硬件设备

还不完善的超算中心，决心为这款完全国产化的超级计算机打造属于

自己的应用。

助力中国登上超算之巅

对年轻人来说，日复一日从事试算与应用研发工作，是件繁重而枯

燥的事。而且，这还是一套全新的计算机系统，要想在短时间内上手，

还是极具挑战的。

“身上肩负着重要使命，在硬件全新的情况下，我和团队成员没有

想太多，只有迎难而上。”甘霖说。

尽管困难很大，甘霖也没有想过逃避。有时，为精确定位和排除一

个细小的程序错误，需要花费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有时每天的睡眠时

间，只有三四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由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杨超团队、

清华大学薛巍及付昊桓团队、北京师范大学王兰宁团队联合完成的研

究成果——“千万核可扩展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拟”，获得世界超级计

算机最高奖戈登·贝尔奖。

“2016 年，我们发布了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的一系列应用成果，充

分证明了这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计算系统是好用且耐用的，具有服务

重要领域的应用能力。”甘霖说。

青少年科普教育成为分内事

鲜为人知的是，近年来，甘霖除承担繁重的科研任务外，还尽心尽

力地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在同事们眼中，他就是“超算代言人”。

在超算中心的展厅里，甘霖常会接待前来参观的年轻人与小朋

友。为让小朋友们看得懂、听得明白，甘霖总会找一些形象生动的例子

来解释深奥的超算技术，并与小朋友们共同讨论。

小朋友们时而会大开脑洞，提出些异想天开的想法。每到这时候，甘霖

总会耐心聆听，鼓励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长大后去验证这些想法。

“每次与小朋友们交谈，都是很快乐、有趣的事。”甘霖说，尤其当看

到孩子们崇拜的眼神时，自己就仿佛看到了未来奋斗在各条战线的科

研人，或许他们之中会有人和自己一样站上戈登·贝尔奖颁奖台。

如今，在甘霖和团队成员的共同推动下，超算中心已成为无锡市青

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讲好超算创新故事，传播中国超算人声音，已成为甘霖的又一件分

内事。近年来，甘霖充分利用在国际顶尖会议上作主题报告的机会，向

国际众多领域同行与专家学者，介绍我国超算取得的新成果，提升我国

超算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 80 后、90 后超算人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一代又一代超算前

辈用努力与汗水为我们搭建好平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会有更

广阔的空间去继续努力与拼搏。因此，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我们有信

心创造更多更好的成果。”甘霖说。

超算世界里

有位80后追梦人

24 年前，蔚保国投身“双星定位”研究，从此

进入北斗领域，先后带队完成北斗一号、北斗二

号、北斗三号工程等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和地面骨

干系统建设工作。2018 年 12 月 27 日，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在新闻发布会上宣

布，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完成建设，即日起提供

全球服务。

“这是北斗建设的历史性时刻，也是无数为北

斗系统奋战过的科研人员梦想成真的时刻！”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卫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蔚

保国，回顾二十多年的奋战历程感慨万千。

从零开始，奠定卫星导
航技术基石

1995年，蔚保国进入原电子工业部第五十四

研究所“双星定位论证组”，开始从事由两颗地球

同步卫星进行导航定位的系统技术研发工作，这

也是北斗一号系统的技术基石。从此，蔚保国成

了“北斗人”。

“北斗一号项目刚启动时，我国卫星导航系

统建设才刚起步，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关键

技术难点非常多，技术挑战很大，而且星地信号

收发又是其中的核心关键。”蔚保国回忆说。

其后 8年，蔚保国作为地面骨干系统副总师，

在老一辈专家的指导带领下，与团队成员一起进

行了无数次的专题试验，硬是闯出一条全新的

路，研制出集测量与通信于一体的北斗一号数字

化信号收发系统工程样机和后续正样装备，助力

我国北斗一号系统顺利建成和投入运行。

2003年，北斗二号工程预研启动。组网卫星

数量显著增多，技术难题也随之增加，复杂星座

的测控管理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方式下，每颗卫星都对应一套地面天

线，以此实现通信。但卫星数量的增加，让地面

站就像‘天线农场’一样，地面管理难度倍增，一

些难以克服的工程问题接踵而来。”蔚保国说。

“2002 年，我们提出用数字多波束技术实现

导航星座的高精度测量和管理。预研技术可行

性得到验证后，我们开始进行型号攻关，2010 年

研制出复杂星座数字多波束测量系统。”蔚保国

寥寥几句将 3 年预研、5 年型研、上千次试验和无

数个不眠之夜一语带过。

该成果后来被评为北斗工程专项科技进步一

等奖，为我国北斗二号区域系统、北斗三号全球基

本系统的成功建成、稳定运行作出了突出贡献。

攻坚克难，啃下室内导
航硬骨头

“如今北斗三号系统已基本建设完成，这是

重要的里程碑，后面还有很多事要做。”蔚保国

说，北斗人一方面将继续攻坚克难，为 2020 年完

成后续星座组网、提供世界一流卫星导航服务而

努力；另一方面，还将建起以北斗为核心，更加泛

在、融合、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

在这条路上，蔚保国总是想在前面、行在前

面。2015年，作为项目负责人，蔚保国承担了“十

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室内混合智能定位与

室内 GIS 技术”项目，旨在将北斗引入室内，全面

拓展北斗覆盖范围并提升室内导航定位精度和

服务可用度。

“全球 70%到 80%的人居住在城市，而城市人

大部分时间在室内度过。高精度室内定位技术需

求很大，将会衍生出巨大的蓝海市场。”蔚保国说。

需求虽有，但技术瓶颈却限制了发展。蔚保

国决心带领团队啃下这块“硬骨头”。经过辛勤

的付出，这支团队在国内首次突破了北斗伪卫星

基站室内外无缝高精度定位技术，打通了北斗伪

卫星与北斗商品化芯片的收发测量链路，为实现

北斗室内外无缝导航定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构建天地一体化定位导航授时信息网，北

斗人乃至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都责无旁贷。”

为此，蔚保国带领卫星导航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武

汉大学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完成了国内首

个“珞珈一号”低轨星导航信号与信息增强系统，

目前正在进行星地试验。

但在蔚保国看来，他及团队的研究工作仅是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深度应用拓展的开端。作为

一名探路者，他将带队在北斗卫星导航全球发展

之路上继续前行。

探路24年，他让“北斗”上天入室

“你第一次见到湿地是在什么时候？”

“出生那天吧。”雷光春说完仰天大笑起

来。或许，打出生起，这位北京林业大学自然

保护区学院院长就与“地球之肾”——湿地结

下了不解之缘。

湖南津市傍澧水、滨洞庭湖，那里坐落着

一个天鹅村，村边有个名叫毛里的湖。那里湿

地成片，是候鸟和鱼儿的天堂。每到夏天，一

个几岁的小男孩，常会咕咚一声钻到湖里，抓

鱼、嬉戏。

这个小男孩就是雷光春。近 20年来，他一

直从事湿地保护和研究工作。“我喝着洞庭湖

水长大，对洞庭湖有感情、对湿地有感情。”他

说，如今故乡毛里湖已建成国家湿地公园。

采访前不久，由于在湿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突出成绩，雷光春获颁湿地国际（Wetland

International）2018年度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

保护奖，成为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生态学家。

1978年雷光春考上中南林学院（现更名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属于“老三届”。踏入大

学后的 20年间，雷光春的研究和湿地并无直接

关系。“我的本科专业是特用经济林，硕士研究

生期间学的是森林保护，真正促使我研究湿地

的是 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至今，雷光春仍清

楚地记得官方公布的数据，包括受灾人数、经

济损失数额和当时洪峰最大流量。

“实际上，1998 年长江洪峰最大流量并非

历史最高值。这就让我思考：既然不是历史最

高，洪灾的损失为何如此严重？”雷光春说，调

研后我们发现，湿地遭到破坏是导致洪灾的重

要原因。

当时，雷光春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他

申请了以恢复长江生命活力为目标的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长江项目（以下简称长江项

目），拿到了 250万美元的项目资金。

作为长江项目负责人，雷光春组织研讨、参

与调查，在洞庭湖和鄱阳湖实施了一些相关保

护措施。长江项目历时近 4 年，期间展开了 10

多项相关研究，并提出了“生命之河”的概念。

1998 年洪灾之后，国务院确定的“平垸行

洪、退田还湖”方针，为长江中游地区生态恢复

方案提供了总体框架。在此方针下，洞庭湖、

鄱阳湖区域开展了大规模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工程，生态恢复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退田还湖后，农民的生计在哪里？为此，

雷光春和团队提出了“洪水型经济模式”，即四

大湿地产业——湿地生态旅游业、水产养殖

业、草地畜牧业以及林业与林产品加工业。“它

能帮助农民找到新的谋生方式，也能保证退田

还湖政策落到实处。”他说。

受98年洪灾触动，迈入湿地研究大门

早在开展长江项目时，雷光春就发现了公

众参与湿地保护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他

想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先从“活跃且充满激

情”的大学生群体入手，“他们可以成为保护湿

地的中坚力量”。

2001年，雷光春在国内启动“湿地使者”行

动计划，并定下“把知识带回家乡”的主题。该

活动鼓励大学生利用暑假参加培训，并到长江

中下游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把学到的湿地保护

知识带回家乡。

西洞庭湖畔的青山垸湿地改造就是一个

典型案例。当时，唐代钦是湖南省汉寿县青山

垸蒋家嘴镇捕捞队的一个老渔民。1998 年洪

灾之后，青山垸划归为保护区，禁止任何渔业

活动。苦于生计，村民开始到垸子内打渔、放

鸭，甚至打鸟、毒鸟。

2003 年，在“湿地使者”行动的影响下，以

唐代钦为代表的渔民成立了青山垸社区共管

委员会，开始了青山垸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2005 年，青山垸又呈现出万鸟齐飞的景

象，野生鱼类资源迅速得到恢复，青山垸和整

个西洞庭的水质从劣Ⅴ类变Ⅱ类。

“学生们最具感染力。农村的父老乡亲对

孩子上大学后所学到的东西很信任。很快，与

湿地保护相关的知识在长江中下游传播开

来。”雷光春回忆道，想担任“湿地使者”的大学

生需要先通过答辩。

“网上招募时，15万人同时在线参与答辩，

网络都崩溃了。最终，报名的 28 支队伍中有

10支中标，成为首批‘湿地使者’。”他说。

看到一批批“湿地使者”改变了家乡人民

的观念，雷光春很欣慰。相比做科研，组织这

类活动更累心，甚至有人觉得“这费力不讨

好”。不过，雷光春从未理会这些，他“要坚持

做对的事”。

下个月，雷光春将带学生开始新一轮的野

外考察。“我会将湿地保护工作一直进行下

去。”他说。

提升公众认知，培育“湿地使者”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雷光春在青海省泽库县考察泥炭沼泽湿地雷光春在青海省泽库县考察泥炭沼泽湿地。。

上世纪50年代以来，防洪一直是长江流域资

源管理与经济发展的优先问题。为考察各地防

洪现状，雷光春带队对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的

水利建设和洪水受灾地区进行调研。

那段时间，他带着团队成员在上述地区进

行考察。拖拉机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他们每天

穿着长筒靴，手拿图纸和望远镜。常年的风吹

保护候鸟栖息地，建设绿色“基础设施”

日晒在雷光春脸上留下了痕迹，健康黝黑的面

庞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

经过调研，他们发现，长江中游防洪建设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洪水危害越大的地区，

堤坝建得越高；堤坝建得越高，反而增加了洪

灾的风险。

“当时，水利部门有关领导看到这份报告非

常震惊。”雷光春说，此后“生态水利”的概念逐

渐得到重视，即强调在水利建设中引入生态学

和生物学，而非单纯从工程学角度进行建设。

2003年1月，雷光春远赴瑞士，到《国际湿地

公约》组织秘书处工作，任亚太区域高级顾问。

《国际湿地公约》是世界唯一专注生态系统保护

的全球性国际公约，我国于1992年1月加入。

2007 年底，雷光春结束了国际组织的工

作，回国走上北京林业大学的讲台。回到校园

后，他开始将目光对准滨海湿地保护。4年前，

调研团队发现，中国滨海湿地的破坏速度是内

陆湿地的两倍。

“空气污染，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湿地污染却

没这么明显。其实，湿地污染造成的饮水安全问

题可能更严重。”雷光春说，湿地是应对气候变化，

以及解决一系列环境问题的绿色“基础设施”。

雷光春说，每年约有 250 种 5000 万只水鸟

往返于繁殖地和越冬地。在这场声势浩大的

迁徙中，黄、渤海滩涂是鸟儿旅途中唯一的“加

油站”，但人类的很多生产活动不断地蚕食这

片候鸟栖息地。

2012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

自然保护大会 28号和 51号决议提出，黄海（包

括渤海）的围填海工程对沿海海域造成显著影

响，特别是填海项目造成了负面影响。

为改善滨海湿地的生态环境，在中国科学

院等机构的支持下，雷光春担任滨海湿地保护

项目专家组的组长。经长期调研，2016年该专

家组发布了《中国滨海湿地保护战略研究报

告》，受到各方关注，自然资源部对此还进行了

专题研究。


